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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景与画意之关系等。文中，方闻明确表示

“作为创作者观念和品德映射的园林设计显

然是一门美的艺术”。［9］从喜仁龙到方闻

的文本著述显示了美国内部有关中国园林文

化艺术探讨的历史延续性，也表现出文化艺

术这一话题之于中国园林研究的重要地位。

1996年，柯律格在其专著《蕴秀之

域：中国明代园林文化》（Fruitful Sites : 

Gardens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1996）扉页中指出，该书主要关注

园林在明代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交往功能，是

一部“脱离惯例的记述”。［10］这一描述反

证出中国园林蕴含的文化艺术特征已成为西

方世界的共识性认知。正如支持明轩修建的

博物馆董事阿斯特夫人（Vincent Astor）

从美学鉴赏的角度指出的那样，中国园林能

够为大都会博物馆内部传统的展厅带来“静

谧之感”，她一直记得中国园林的“平淡恬

静”。［11］因此，可以说自20世纪40年代至

今，英语世界就认识到“中国园林与绘画艺

术息息相关……中国的园林和中国的山水画

一样极为优秀”，是与绘画等“美的艺术”

（fine arts）等量齐观的艺术作品。［12］

另一方面，园林内部空间也常用于承载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从这一视角出发，提

供展示场域的园林同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艺术传播的载体。作为“中国园林出口的

开山之作”，明轩（Astor Court）可谓其

典型。［13］明轩建造的初衷在于展陈彼时大

都会博物馆收到的一批明代家具的捐赠。博

物馆董事达斯特夫人曾表示“对于永久陈设

远东艺术这一重点来说，一座如此的园林是

十分理想的”。［14］从其话语不难看出，作

为中国艺术之一的园林与其他门类艺术间的

高度配适性。事实也的确如此，落成之后，

除日常展陈以外，明轩还参与了多项与中国

文化传播相关的活动。

2 0 1 2 年 1 1 月 3 0 日 晚 ， 昆 曲 《 牡 丹

亭》在明轩的庭院中上演，收获了极大的

好评，“对于西方观众，遥远神秘的中国

文 化 ， 在 这 一 刻 是 触 手 可 及 、 触 耳 可 闻

的”。［15］（图1）本雅明（Walter Bendix 

Benjamin）曾批判艺术作品因为机械复制

时代的到来而丧失了“灵韵”。［16］对于中

国首批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而

言，在场状态下的演绎同样能够传达更为丰

富的层次与信息。明轩就为美国观众体验昆

曲艺术的灵韵提供了绝佳的空间场域，令听

众能够从更多元的维度感受中国传统戏曲的

魅力。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演出消解了原初

作为被观看的园林与游客之间的边界，还原

了作为物的园林在传统中国文人日常生活中

的原貌，令观众根据情境体验感悟园林与中

国文化中的关系。正如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

主任何慕文（Maxwell K.Hearn）在采访中

说道：“我们之所以想做这个演出，是希望

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中国古代的园林

和我们现在的生活都还有着关系，以往我们

看到的园林只是一个建筑，但现在，大家都

会知道，中国的艺术都还活着，它们依然有

着生命。”［17］

其实，不仅是明轩，身处美国的中国

古典园林都拥有展陈文化的经历。例如西海

岸的流芳园也曾多次用于举办音乐会、中

国戏曲表演或中国历史讲座。而兰苏园也在

2005年9月17日的中秋之夜举办赏月活动。

因此，中国古典园林并非一个孤立的、被观

照的艺术作品，它事实上是一个携带艺术

性、功能性与文化符号的多重空间，在以自

身的视觉形象、空间结构叙述中国传统艺术

之余，还承载着展示其他门类的中国传统文

化艺术。

1. �2012年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明轩中上演的《牡丹亭》，图片来源：http://culture.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12/06/19882919_0.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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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国古典园林在跨文化语境的北美地区

拥有四重不同身份，分别是作为中华文化艺术承载媒介的古

典园林，作为多元社会“前台”的古典园林、作为文化互

动“纪念碑”的古典园林、作为身份认同场域的古典园林。

每一重文化身份都基于北美本土的宏观、微观社会语境而生

成，代表了北美整体社会审视中国古典园林的视角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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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have four different identities in the 

cross-cultural context of North America. The classical garden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media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rt, as the “front desk” of the pluralistic society, 

as the “monument”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as the cultural identity. Each 

identity represents the perspective and attitude of the whole North American 

society at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in examining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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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网师园殿春簃为蓝本的

“明轩”（Astor Court）正式落户纽约大

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拉开了中国园林实体海外传播的序

幕。此后数十年之间，北美各城市又陆续

新增添数十座中国古典园林，以1986年加

拿大温哥华市落成的逸园（Dr Sun Yat-

Sen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美

国纽约市1999年建成的寄兴园（Chinese 

Scholar’s Garden）、波特兰市2000年

修筑的兰苏园（Lansu Garden）和洛杉

矶市2008年对外开放的流芳园（Liufang 

Garden）等为代表。中国本土设计师与工匠

都深度参与了这几座园林从规划设计到海外

落地营建的全过程，因此保留了古典园林较

为本源的艺术特征。同时，北美本土设计师

也尝试自行设计、建造中国古典园林，以明

尼苏达景观植物园（Minnesota Landscape 

Arboretum）、内谐丽园（Garden of 

Harmonious Beauty）最为典型。

通常情况下，园林在建筑完成之后便

不会再遭受移动或拆除，得到较为长久地留

存。于是，这些不断在北美大地上出现的中

国古典园林自此便融入当地城市景观与日

常生活之中，成为他者文化环境中的异质性

景观。南希·莫吉尔（Nancy Morejón）

认为，当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之时彼此之间

的相互影响性不可避免。［1］彼得·伯克

（Peter Burk）则明确了异质文化融入他

者文化生态的结果：再语境化及重新定位

和本土化。［2］鉴于此，文章聚焦20世纪80

年代至今进入北美地区中国古典园林实体，

将其置于宏观、微观双重的在地文化生态语

境中，从文化身份视角出发考察其再语境

化、本土化现象。由此得以立足接受终端视

角，更清晰、深入解构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表

征的古典园林跨文化传播进程中的系列征象

及其发生机制，从而为中国古典园林海外传

播策略的制定提供智慧与参考，实现文明互

鉴视域下中华文化的高质量传播。

一、作为中华文化艺术承载媒介的中国古典

园林

叶朗曾指出“中国古典园林是一门综合

艺术”，因此他建议在更为宏大的视域下研

究、阐发中国古典园林。［3］叶朗的观察不

仅指出了园林自身的艺术性特征，还点明了

园林艺术与其他门类中国艺术的紧密关联。

事实上，西方汉学家在20世纪中期以来也

对中国园林的艺术性产生了相似的认知。

1949年，瑞典艺术史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én）在纽约出版英语专著《中国园林》

（Gardens of China ，1949），被视为

“海外中国园林研究的开山之作”。［4］

同时期执教于哈佛大学的汉学家亚历山

大·索珀（Alexander Soper）认为，该

书的特色之一在于其为“成功的中国艺术

传播者”。［5］喜仁龙被誉为“西方追求中

国艺术史英雄年代的领军人物之一”，在业

界内部享有极高的声誉。［6］因此，喜仁龙

对中国园林的界定令其具备了进入中国艺术

领域的合法性地位。

后续的西方艺术史学者继承了喜仁龙

的观点与基调，继续探索、阐释中国古典

园林的文化性、艺术性特征。例如，20世

纪60年代末，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出版了《中国艺术》（The Arts 

of China，1967）。书中认为石涛在扬州

片石山房所叠假山的艺术品质当与其日常的

水墨作品无异；同时，他大胆推测，石涛所

绘的不少册页山水很大可能为园林设计稿，

建构了园林与绘画的直接关联。［7］在1973

年的再修订版中，苏立文又称明代园林设计

是“学者与画家”的消遣之物。［8］以作者

身份的文化资本赋予园林在文化与艺术方面

的属性。1980年，在明轩落户美国纽约大

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之际，方闻协同中国艺术史学者姜

斐德（Alfreda Murck）在大都会自创刊物

上发表62页长文，涵盖的内容除阐述中国

传统造园史外，还包括了园林的诗性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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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文化属性之外，古典园林还是中国传统

艺术的代表。因此，拥有作为艺术门类之

一的中国园林同样有助于从较为中观的维

度彰显美国多元文化的“前台”。20世纪

40年代，西雅图艺术博物馆（Seattle Art 

Museum）馆长理查德·富勒（Richard E. 

Fuller）制定了扩充博物馆的计划，其内容

在于“拓展原以中国玉器和鼻烟壶为主的艺

术藏品”。［26］自此，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

收藏类别开始涉及更多样的中国艺术门类。

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扩充计划堪称美国中国

艺术收藏的缩影，显示出美国试图在本土地

域内收纳更为多元的东方文化的意图。因

此，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移植园

林的条件较为成熟之际，这一项计划就随之

被提上议程。明轩之于大都会博物馆的意义

可作为典型。

20世纪70年代，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

馆购置了一批明代家具，因而萌生了为这批

家具打造一个对应的陈设空间的想法，这成

为建造明轩的原初意图。［27］不过，明轩并未

就此被视为一个单纯的家具承载空间。如前

文所述，作为园林的明轩同样以艺术作品的

身份进入到博物馆中。博物馆的董事阿斯特夫

人评价明轩时曾说“我衷心感谢他们为美国带

来了这么好的中国园林建筑艺术”。［28］从上

述话语中可以看出，阿斯特夫人认为中国园

林拥有明确的门类艺术归属，其本身便是中

国艺术的构成部分。而明轩进入大都会博物

馆之时正赶上远东艺术部重获董事会重视，

获得大量购置艺术品的资金，转而进入升级

扩张之期。［29］一份1978年初大都会博物馆

各部分负责人撰写的年报显示，远东艺术部

在1977年确定了建造作为明轩前身的中国

园林计划，同年远东部还购入了中国绘画、

织绣、碑拓、书法等不同门类的艺术作品，

还另接受了青铜器、瓷器等多种工艺美术作

品。［30］大都会博物馆百科全书式的中国艺

术品收藏战略可见一斑。在此语境下，园林

艺术便成为完整化馆内中国艺术门类的重要

拼图，对呈现博物馆远东艺术涉猎的范畴具

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国园林艺术在美国的

文化语境中既是一件来自异邦中国之物，又

表征着中国艺术。

三、作为文化互动事件“纪念碑”的中国古

典园林

巫 鸿 在 《 中 国 古 代 艺 术 与 建 筑 中

的 纪 念 碑 性 》 一 书 中 提 出 ， “ 纪 念 碑

性”（monumental i ty）与“纪念碑”

（monument）是“内容”与“形式”的

关系，纪念碑性与“回忆、延续”等内容相

关，纪念碑则是这种无形事件外化而成的物

质载体，在研究中可以将纪念碑置入其原初

历史语境中考察其内涵及意义。［31］巫鸿有

关纪念碑的理论对于认识美国社会中的中国

古典园林身份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目前已

知的美国中国古典园林的背后都隐藏着对不

同历史阶段中美文化交流互动情状的回响。

例如，明轩落户大都会博物馆涉及了

中美正式建交之际对待文化互动的态度与园

林外交先例等事件。1977年冬，大都会博

物馆远东部馆长方闻跟随美国文博界组织的

“中国古代绘画考察团”来华访问，在同济

大学教授陈从周先生的建议下，选定以苏州

网师园殿春簃作为明轩建造的蓝本。方闻此

次的访华之旅深受20世纪70年代初时任美

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

访华后中美关系日渐改善的大历史背景的影

响。因此，明轩方案的缘起就带有非常强烈

的中美友好互动的意味。更重要的是，明轩

的建造过程也受到了中美两国官方机构的重

视。中国方面，出口园林的计划涉及到多个

国家级别的政府部门。明轩建造的请示在与

国家建委协商后，最初于1978年5月25日

由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签发，美国方面，虽

然由大都会博物馆牵头进行，但在明轩施工

期间，“纽约市长考奇、前总统尼克松、前

国务卿基辛格夫妇……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

博士”等知名人士都前往参观。［32］由此可

见，这一事件在国内外所牵涉的决策级别的

高度与相关群体的广度。明轩的落成，是中

美建交之初双方文化交流与互动意愿良性结

果的缩影与见证。

同时，明轩历经三年的设计、营造历

程也形成了传统园林出口海外的初步范式与

经验，“直接奠定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园林海

外输出的样式基调”，预示着以园林为门类

的中国艺术海外传播时代的到来。［33］虽然

后续的古典园林营造事件的历史意义无法达

到明轩的高度，却也始终承载着反映中美之

间文化互动事件的功能。美国兴建的第四座

中国古典园林兰苏园则是波特兰市与苏州市

“这对姐妹城市友好和文化交流的成果和象

征”。［34］兰苏园中的“兰”取自波特兰，

3. �谐丽园中来自陕西省捐赠的秦岭石，图片来源：https://www.swnewsmedia.com/chanhassen_

villager/news/good-fortune-harmonious-blend-of-cultures-friendship-and-community/

article_4823582d-9672-5719-9bb7-73faae9d62fa.html.2017

二、作为多元文化社会“前台”的中国古典

园林

当前北美地区的人口大多为欧洲、非

洲、亚洲移民的后代。不同地域、不同种族

群体的集合造就了北美内生性的多元文化

社会观。以美国为例，G.A.波斯蒂格莱昂

纳（G.A. Postigo Leonardo）从身份认

同视角出发，曾将18世纪末至20世纪末美

国的民族性归纳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归同

盎格鲁论（Anglo-Confermity）、熔锅论

（Melting Pot）、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 ism）、生成文化论（Emerging 

Culture）。［18］每一种民族性特征代表了

那个时代整个美利坚民族对待异质文化的态

度。其中，后三种民族性就带有显著的文化

互动与文化杂交的特征，显示了美国文化对

他者文化价值的认同与肯定。例如，熔锅

论发生于19世纪20世纪初，是美利坚民族

经历的处于较早阶段的民族性理论。这一

民族理论的生成公式被概括为A←→B=C。

此时，A和B分别意指进入美国本土的外来

异质文化，C则代表了美国的民族特性与民

族文化。这一公式清楚表示出美国文化是

在多种外来文化交融互动下生成的新文化

“综合体”，其内部带有显著的异质文化基

因。［19］而最为晚近的生成文化论则将这一

特征演绎得更为显性。在生成文化论看来，

美利坚民族属性与文化特征的表达公式是

A←→B=A+B。［20］在此，进入美国本土的

外来文化不再经历融合共生的阶段，转而直

接以本体的形式共存于美国文化空间之中。

事实上，即便是盎格鲁归同理论也并未完全

否定对异质文化的吸纳及多元文化共存的现

象。盎格鲁归同理论主要来自北美移民对其

欧洲后裔这一文化身份的认同。在这类群体

看来，异质文化进入盎格鲁文化圈后并不意

味着自身的消解，只是应当处于从属地位，

并认同纯正的盎格鲁文化的统治地位。早在

17至19世纪，欧洲人在创造文化景观的进

程中就出现了一系列主动设置异质文化地

景的现象。例如，托马斯·安生（Thomas 

Anson）于18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

在英国沙格宝（Shugborough）所建的园林

中除了设计罗马神庙废墟、文艺复兴式建筑

以外，还设置了一处中式建筑；威廉·钱伯

斯于18世纪晚期在英国伦敦近郊设计的邱园

（Kew Garden）中三分之二是欧洲古典主

义建筑，剩余三分之一则是包括中国宝塔、

孔庙在内的近东、远东风格的建筑。［21］由

此可见，美利坚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始终存在

认同异质、多元文化的基因与惯例。

而这种对多元文化的认同需要借助具

体的物质实体或视觉形象得以传达，此时，

这些传达载体就成为了戈夫曼（Erving 

G o f f m a n ） 口 中 的 “ 前 台 ” （ f r o n t 

desk）。在戈夫曼看来，指当事人身处被

观看的公共场域时，“会用各种标记来强化

他的活动，这些标记戏剧性地突出以及生动

地勾划出若干确定的事实”，且这种“表演

造成的印象与领会，往往会遍及整个区域并

渗入时间的持续中，致使任何置身于这种时

空簇中的个体都能观察到表演，并受表演所

造成的情境定义的引导”。［22］即个体处于

他人面前时通常有意识地进行表演，借此传

达该个体希望塑造的意义，并期待观众能够

接收并理解。将中国古典园林引入自体的文

化语境中便是对民族文化传统惯例的显性演

绎，园林成为展现在地群体对异质文化持开

放态度的“前台”。

流 芳 园 所 在 的 美 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亨廷顿图书馆·美术馆·植物园（The 

Huntington Library, Art Collections and 

Botanical Gardens）中，植物园部分就拥

有16座不同主题的花园，包括日本花园、澳

大利亚花园、沙漠花园、莎士比亚花园等。

其中，日本花园与澳大利亚花园这种被冠以

明确的国家名称现象清楚显示出它们所代表

的外来文化的身份。同时，沙漠花园、莎

士比亚花园等花园虽然并未以明确的国家

名称进行标示，但此仍从自然地理特征及

历史文化归属等方面彰显自身的他者文化

身份。因此可以说，亨廷顿植物园内部空

间规划设计的目的之一就是将其打造成为

多类型文化的聚合之地。而流芳园便是中

国文化的象征，代表着“上流社会对亚洲

文化的兴趣”。［23］

流 芳 园 对 于 中 国 文 化 的 象 征 意 义 并

非孤例。2017年举行落成仪式的谐丽园

所属的明尼苏达景观植物园（Minnesota 

Landscape Arboretum）园长皮特·摩尔

（Peter Moe）在采访中被问及该园的建造

初衷时就表示：“我们拥有一座日本园林、

一座英式玫瑰园、一座乌克兰园林，但我们

没有中国园林”。［24］在此，日本园林、玫

瑰园、乌克兰园林分别代表了差异性显著的

文化类型，形成了明尼苏达景观植物园多文

化拼图的文化分布结构。中国古典园林缺席

造成此拼图中有所欠缺，削弱了多元文化的

类型，故而成为营造该园的核心动力之一。

其实，在完成二期工程后，植物园方面对园

林的命名情况同样显示了其对园中他者文化

板块存在的重视程度。该园正式的英文名为

Garden of Harmonious Beauty（和谐与美

丽之园），然而园区内的指示标志并未显示

此名称，而将其冠以“中国园林”（Chinese 

Garden）的称号（图2）。原因大概在于，

后者以明确的语汇更强调了园林的区域与文

化归属差异，符合决策团体的初衷；前者虽

然清楚折射了中国传统园林的某种精神特

质，却在这方面呈现力薄弱。道恩·奥戴尔

（Dawn Odell）注意到，17世纪晚期欧洲

耶稣会士绘制的中国人物职业形象既是物本

身，又“代表了一个文化全部”，表征的就

是其中国属性。［25］在美国植物园中出现的

中国古典园林便承载了这一特殊功能。

另一方面，除了从宏观维度表征中国

2. �谐丽园前的“中国园林”指示牌，图片

来源：https://www.swnewsmedia.com/

chanhassen_villager/news/good-fortune-

harmonious-blend-of-cultures-friendship-

and-community/article_4823582d-9672-

5719-9bb7-73faae9d62fa.htm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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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园林所带来的身份认同效益并不仅限于赞

助者。古典园林兼具观赏价值与实用价值，

能够为所属地域全体族群所服务，彰显了华

裔对在地各类型群体的贡献。从这个角度出

发，受华裔捐助而建造的中国古典园林引发

的是其所属地域全华裔族群的身份认同。

五、结语

40余年来，走出国门的古典园林除保

留了原有的观赏与游艺功能外，在海外土壤

中还被赋予了新的身份。因此从意义生产的

视角切入，可以发现，中国古典园林在跨文

化语境中所呈现的意义并非是恒定与稳定

的。在脱离原生文化环境的前提下，中国古

典园林的语境化意义是多维度与可建构的。

具体而言，身处接受终端的受众立足所属群

体的个性化需求，依托园林自身的特征及属

性，结合在地文化生态系统与作为传播端的

中国所表达的输送意图，动态地建构了中国

古典园林的语境化意义。由此也可以进一步

推测，随着建构古典园林意义各要素内部的

改变，海外中国古典园林将迎来全新的身

份。另一方面，传播主体亦可通过把握中国

古典园林跨文化传播进程中意义生成的诸类

要素及其互动机制，建构更配适于接受终端

认知与理解的园林形象，以古典园林为载体

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本 文 系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课 题 《 1 9 世 纪

以 来 中 国 古 典 园 林 艺 术 在 西 方 的 接 受 研 究 》

（21YJC760018）、江苏省社科基金《江南古典园

林文化在西方的传播研究》（22YSB003）；江苏省

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威廉·钱伯斯与《中

国房屋、家具、服饰、机械和生活用具的设计》研

究》（2020SJA014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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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苏则来自苏州，因此，园林的命名方式便

清楚显示了双方的合作方式与合作规模。这

不仅昭示了中美交流蜜月期的再次到来，也

开创了海外园林建造的新范式。其实，即便

是美国本土设计、建造完成的中国古典风格

的园林，依然留下了文明互动与文化交流的

印记。谐丽园中有三座分别书写着“秦岭

石”及“聚天地大美，蕴秦汉魂魄”13个隶

书汉字的巨石，它们来自中国陕西省的秦岭

山脉，是与谐丽园所在的明尼苏达州结为友

好省份的陕西省赠送（图3）。陕西省还支

付了巨石从开采到安装的所有费用。在谐丽

园的开园仪式中，陕西省的代表也受邀列坐

其中，共同见证了这座中美协作共建的园林

的落成。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曾提出传播进程中时间与空间张力

的理论，即诸如石块等易于保存信息的媒介

在时间维度的信息传承方面更具优势，反

之，诸如莎草纸等易于携带的信息载体则

更擅长空间维度的信息传播，传播的时间

与空间维度始终处于此消彼长的对立状态

中。［35］以此理论观之，可以认为美国各地

区不可移动的中国古典园林就是能够在时间

维度中存在的历史记忆承载体，通过自体的

在场传达中美之间文化互动的不同切面。

四、作为身份认同实现路径的中国古典园林

19世纪中期开始，大量华人以劳工的身

份进入美国。此后百余年间，华人移民成为

美国种族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形成了庞

大的华人社群。尽管大部分情况下，移民及

其后代在移居地开始新的生活后将出现杂糅

性，但多数华人移民仍然保持了接触本土文

化的惯例，以此塑造跨文化环境中对自身华

裔身份的认同。游园行为因而成为践行这一

认同的途径。

一 篇 发 表 于 2 0 1 8 年 《 纽 约 时 报 》

（New York Times）上的文章清楚显示出

华人社群与中国古典园林之间的密切关系。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施瓦尼·沃拉（Shiwani 

Vora），她根据对纽约斯塔登岛（Staten 

Island）上寄兴园的游览与采访经历完成了

这篇专题报道。沃拉注意到，当她抵达时，

寄兴园大门口站立的5个孩子全是华裔后

代，华裔是造访寄兴园的主要群体。［36］通

过交谈，她了解到，其中几个孩子的母亲梁

女士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初代移民，现居布鲁

克林，她表示“我希望他们（孩子）能够与

他们的根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游玩寄兴

园是实现这一目标极为完美的方式”。［37］

布鲁克林与纽约岛下城区的中国城、法拉盛

地区并称为纽约最大的三处华人居住区。在

这些区域内中文、中餐、中国民俗仪式等华

人文化现象较为普遍。换句话说，在中国城

内体验华人文化圈内的文化惯例并不是一件

困难的事情。然而梁女士仍然选择到往数小

时车程以外的寄兴园参观，并以此作为强化

其子与中国文化的联系，提升华裔二代移民

的文化认同。由此可见游览古典园林在建构

身份认同诸路径中的突出地位。

如果说游园属于较为大众化的文化身

份认同的手段，那么赞助建造园林虽然较为

小众，但目的却对赞助者而言具有较为重大

的意义——有助于实现自身阶级位阶的身份

认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指出

个人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由经济资本与文化

资本的配置所决定。［38］因此，对于经济精

英而言，只有实现相匹配的文化资本的增

长，才能获得较为高阶的阶级地位。艺术

品被视为一种典型的文化资本。［39］它具备

“合法化精英地位，在其内部成员与其他群

体之间创造一道象征性的边界并有助于代际

之间传递阶层”的能力，其本身便是“一种

区分关系的客观化”。［40］［41］美国的经济

精英自“镀金时代”（Gilded Age）以来

就有购买艺术品、赞助艺术家创作的传统，

其中也不乏对中国艺术品的购入。19、20

世纪之交十分活跃的中国艺术收藏家、鉴赏

家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就是其

中代表。他在逝世前还捐赠巨额费用建造

对公众开放的弗利尔美术馆。克里斯提娜

（Christina Adams）坦言，弗利尔如此做

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渴望在文化方面更

显耀自身”。［42］由此可见，美国经济精

英对艺术品的投资历来与阶级身份认同密

切相关。

在中国园林是美的艺术这一普遍性认

知的背景下，赞助中国园林营建在性质上等

同于赞助艺术创作，成为彰显赞助者文化资

本获得身份认同的通道。明轩建造之初曾在

经济方面遭遇巨大瓶颈。大都会博物馆适才

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花费巨资安装了空调

管道，而腾挪建造明轩的场地就需要重新改

动空调管道，因此明轩建设方案最初并未得

到时任馆长霍文（Thomas Hoving）的首

肯。然而，博物馆董事阿斯特夫人表示，她

愿意支付从清空建造场地到修建园林的所有

费用。［43］［44］这成为促成明轩最终落成的

决定性条件。虽然阿斯特夫人并未明确表示

其出资赞助明轩建设的意图在于文化资本的

提升。然而大都会博物馆确在实质上给予了

阿斯特夫人文化资本方面的回馈。一方面，

明轩在大都会博物馆内的官方地名是阿斯特

庭院（Astor Court），即以阿斯特夫人的

姓氏为明轩冠名，并在入口处以具象的视觉

文字予以标识。如此，大都会博物馆将阿斯

特夫人与作为文化资本的明轩建立了显性

的关联。更重要的是，大都会博物馆被视

为“‘伟大觉醒’时代的主教堂”，在美

国乃至全球的艺术世界内享有极高的文化声

望。［45］因而，在大都会博物馆内部建设以

阿斯特夫人命名的庭院相当于前者将自身的

文化资本授予后者共同分享。从上述两个角

度出发，阿斯特夫人仍然以经济资本的投入

获得了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本。

近年来，随着华人群体在北美社会中

影响力的增加，上述对族裔身份的认同以及

对阶层身份的认同开始出现合流。具体表现

在，华人群体出资赞助中国园林的建设工

程。坐落于明尼苏达州的谐丽园第一期工

程包括规划、设计以及月洞门在内的建造

资金便来自居住于双子城（Twin Cities）

的华裔岳凯玫（Kaimay Yuen Terry）及

其丈夫特里·约瑟夫（Joseph Terry）的

捐赠。同样是双子城居民的华裔兄妹肖丰

（Fred Feng Hsiao）与肖荷（Jennie Ho 

Hsiao）则赠予一笔更大数额的资金，用以

建造园林内部石径、观景台、池塘以及控水

水坝的二期工程。在这些不同批次资金的支

持下，谐丽园在2017年正式对当地公众开

放。谐丽园所在的明尼苏达植物园也采取了

大都会博物馆等业内常用的方式对赞助人予

以回馈。他们在园林入口的显要之处安置了

捐赠铭牌。铭牌上按照捐赠数额的大小自上

而下，有区分地镌刻着赞助人的姓名。因

此，这块铭牌成为赞助华人追求身份认同的

外化：一方面，赞助作为艺术的园林便被赋

予了更高阶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赞助拥

有中国风格的园林则其与中华文化的联系，

彰显了对华裔身份的认同。事实上，赞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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